
春末夏初的早晨，我们迎着朝
阳，向安新县寨里乡西马村出发，
去寻访慕名已久的李家老宅。

出容城县城驱车往西南方向
一路行驶，雄安新区河网密布，一
路上有数条小河伴行，清澈的河水
映着蓝天白云和两岸的杨柳新绿，
还有三三两两勤快的垂钓者。拐拐
绕绕，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来到西
马村。
在一条南北街上，我的目光被

一处老宅吸引，赶紧喊停车。老宅
坐北朝南，小院结构紧凑，北房面
阔三间，青砖布瓦顶，木门窗。东厢
房连同门楼共两间，室内靠东墙根
摆放着数个酱色釉陶瓷缸，高约五
六十厘米，应是老辈人腌菜或盛米
面的器具，保存至今。老门楼有三
层石台阶，门脸突出墙体外，墀头
的砖雕为精致的花鸟图案，迎门照
壁上有花边形开光，内有一个大大
的红“福”字。房主人叫李玉喜，正

忙着帮父亲给老房子做内部装修，
此宅约建于上世纪40年代。听说
我们是来寻李增雨家，便说那是他
堂哥家，就在街道拐弯的不远处，
比他家的房子还要早几年。于是，
我们循着他指引的方向，迫不及待
地赶过去。
这是一处位于东西街上的老

宅，仅从临街的老门楼就能看出讲
究。老宅坐北朝南，双开扇木门，外
用一层绿色乳丁纹的铁皮包裹，更
加坚固耐用。门楼装饰精美，朱红
色垂幔式倒挂木楣子上，浮雕出缠
枝葡萄、花卉纹饰。墀头砖雕为鹿、
蝙蝠、松树、凤凰戏牡丹等吉祥图
案。门外一对青石质的抱鼓石，顶
部端坐着一对石狮子，嘴部稍残。
北屋建在高约40厘米的台基上，
青砖布瓦顶，面阔三间，木结构建

筑，东西各出抱厦，飞檐翘脚，雕梁
画栋，前出檐，椽望及门窗皆有油
饰，木楣子和雀替色彩艳丽，雕花
精致，隔扇门裙板上有彩绘花鸟图
案，两根朱漆檐柱上端的如意形木
雕饰上，悬挂着两盏大红灯笼，更
增加了小院的喜庆氛围。室内装饰
简洁大方，堂屋与西梢间之间有木
质落地隔扇。南房青砖平顶，连同
门楼共3间。从临街的外墙体可见，
紧临地面处用不规则的石块砌筑，
上铺两层条石，其上有一层由木块
和芦苇共同铺成的隔碱，足见当时
建筑工程质量讲究，也才使得老房
子的墙体历经近百年风雨，没有腐
蚀和泛碱。小院不大，迎门两棵同
根生的古槐，高度不相上下，有一
人合抱之粗，树冠饱满。
值得一提的是，李家老宅西邻

也是一座老宅，两座临街的老门楼
相映成趣，珠联璧合，并肩守护着
老街。西邻老门楼大致与李家属同
时期，同样的绿色铁皮全包木门，
密密麻麻的乳丁纹排列成大小相
扣的菱形图案，铺首衔环，木楣子
用一整块木板透雕出缠枝牡丹图
案，下端垂花柱头为花卉，两个六
边形门簪上浮雕出“福”“禄”二字，
门洞两侧墙体磨砖对缝，做出装饰
龛，尽管大门紧锁，但难掩昔日风
光。晴空下，两座老门楼与背后两
棵高大的古槐树冠，成为街上的一
道风景线。
西马村，位于安新县西北部，

白洋淀上游，距离县城约14公里。
村西、村北分别与徐水、容城相接，
南北各有一条河夹村流过，向东注
入白洋淀。村北为瀑河，虽水量不
大，但常年河水潺潺，滋润着两岸
的良田和百姓。也许是得益于两条
河水的滋养，偏安一隅的西马村如
今古韵犹存。 （刘洁 文/图）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规划纲要》，明确要按照
“河为线，城为珠，线串
珠，珠带面”的思路，合理
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
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打造
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
态带、缤纷旅游带。（5月
10日《人民日报》）
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

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
的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全球瞩目，而尤令国人引以
为傲的是，距今2500年的
大运河仍在发挥水运功能，
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文化意义
重大。
但是，近年来，大运河

文化保护存在着“各管一
段”，缺乏统一规划的普遍
问题，影响了大运河文化遗
产整体传承与发展，个别地
区对于大运河经济及文化旅
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给大运
河文化保护及生态环境造成
压力。此次中办国办《规划
纲要》的出台，强化了顶层
设计，制定了保护标准、要
求，明确了目标、任务，对
于大运河沿岸省市采取“齐
步走”的方式，“一盘棋”
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具有指
导意义。
在中国世界遗产项目

中，大运河保护难度及复杂
性堪称“之最”，包括河
道、闸门、桥梁等水工遗
产，以及河流沿岸地理及自
然风貌等的保护有着多方面
要求，因此大运河的治理和
保护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制
定的统一标准，而沿岸各地
应作为一个共同体统筹布
局，共谋管理。
事实上，早在大运河申

遗成功后，沿线城市便开始
寻求契机，大运河沿线省
（市）均已开始着手编制地
方大运河文化带发展与建设
规划纲要，积极谋划和布局
项目，以重大项目为依托，
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然
而，与大运河文化带上项目
遍地开花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沿线地区存在着对大运
河的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对
大运河文化品牌形象还不清
晰，大运河产品体系不够健
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基础
设施不够完善，大运河文化
带地区协同发展联动性差等
问题。以“运河”为主题的
部分文化旅游项目显得简单
粗放，文旅产品结构单一，
省市间的互抢资源，各自为
政只会使得大运河传承保护
力量不足，文化旅游吸引力
远不能与世界级文化遗产相
称。沿线各个城市应该充分
挖掘本地运河相关文化的历
史资源，通过活化运河历史
文化，将其融入当代城市文
化建设的大流中去，打造特
色化运河段的城市文化群，
才能实现“运河文化有载
体，产业运营有内涵”的运
河文化发展模式，实现沿线
城市与运河本身的共同
发展。
鉴于大运河文化保护涉

及环保、规划、城建、文
物、文化和旅游等诸多部
门，管理复杂，工作量巨
大，需要从思路上科学规
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
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
利用。通过构建主轴、多点
联动等方式才能形成合力，
共建空间格局框架。大运河
保护山高水远，只有以文化
为引领推动有关地区协调发
展，把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
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
发点和立足点，打造璀璨文
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
游带，才有可能推动大运河
沿线区域实现绿色发展、协
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10版 布谷：花会胜芳 11版 文艺评论：文学须筑牢真实的基石

9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总第888期
版面编辑：韩莉 视觉编辑：喻萍

运河之子

西马村老宅

刘绍棠，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其作品多以京东运河(北运河)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又因其
家乡临近运河，故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运河之子”。时光荏苒，刘绍棠已经辞世22年了。而
今，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他生前心心念念的古老通州大运河以更靓丽
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人们越发地怀念这位大运河的儿子，也更多地想起他多次说过的那
句话“如果我的名字与大运河相连，也就不虚此生了”。

大运河文化保护要有

﹃
一盘棋

﹄
思路

□尹卫国

□李培禹

去年10月，我接到刘
绍棠的爱人曾彩美老师的
电话，她兴奋地告诉我，20
卷本的《刘绍棠大运河乡
土文学书系》终于出版了，
并邀请我去参加研讨会。
当天，我早早地赶到会场，
曾老师已先到了。离开刘
绍棠20多年的她，一肩担
起整理、编纂刘绍棠全部
文稿的重任，其间的艰辛
甘苦谁人能知？看上去，已
经年逾八旬的曾老师除了
头发花白，身体、精神都很
好。她一下认出了我，迎面
微笑着伸出了手。我则上
前拥抱了曾大姐，对她的
敬重，对绍棠学长的思念，
尽在不言中！
著名作家刘绍棠的生

命只有61年，他一生勤奋
耕耘，发表了长、中、短篇
小说等各类作品600余万
字，作品中艺术地再现了
家乡——京东运河平原不
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
社会风貌，描绘充满诗情
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
情，讴歌走在时代前列的
人们，挖掘代表时代前进
方向与主流的美好事物。
在刘绍棠离世 20多

年后出版的这套丛书，彰
显了文学评论界对他作品
的定位，即“中国气派、民
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
材”。研讨会上，我时常走
神，陷入对刘绍棠——我
的好学长、好老师的绵长
的思念中。

我和刘绍棠中学都是在北京二中
上的，只是我比他晚了20年，绍棠一
直称我“学弟”。
“一亩三分地主，五车八斗人家。”
这是一位朋友送给刘绍棠的条幅。所
谓“一亩三分地”，是指京郊大运河的
通县儒林村。刘绍棠生于斯、长于斯，
40多年来他抱住这块沃土不放，走上
他的乡土文学之路。“五车八斗”，是说
他高产，近年来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
8部中篇小说集及多部散文随笔集，有
“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的赞美之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有

幸和他同乘“大红旗”轿车，到某单位
参观做客。当天，身材魁梧的刘绍棠
身着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宽
边近视镜，端坐在前排右首，一路上谈
笑风生，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至上
古传奇，近至世界风云，可谓无不涉
猎。妙语、警句、精彩论断时而爆出，
气氛十分轻松欢愉。
然而，这般畅快的日子不可多

得。众所周知，刘绍棠太忙了，他创作
丰收，屡屡获奖，这其中无不浸透着一
个中年作家拼搏的心血啊！我想，他
偶尔得闲暇，走出书房透透气，和朋友
们聊聊天，大发一通高论或“谬论”，在
他自己，也是一件快事吧！
和刘绍棠见面时，常听他讲起京

东大运河，讲起他的故乡儒林村。他
对那片土地赤子般的热爱，他要终生
回报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深深感染
着我。我曾惊讶他笔下运河两岸的田
园，怎么那么迷人？我曾感叹他文字
里传出的运河桨声，是何等的动听！
绍棠的多部作品曾获奖，影响很大，但
他却把中篇小说《夏天》看得很重，甚
至对采访者坦言，那是他的最爱。你
看，他写道：“从运河上升起的透明的
水汽笼罩着村庄，从青纱帐上发散出
来的清凉透明滋润胸膛的气味，路边
和地头上的一簇簇火红的野花，翠蓝
的野喇叭花刚刚睡醒还没有发散它们
浓郁醉人的气息，树林里布谷鸟已经
开始歌唱，渡口处银白的水鸟也开始
向远来的客人致以清晨的问候，这就
是运河的黎明。”这，就是大运河的夏
天，好美啊！
刘绍棠更没有忘记，运河环绕着

的儒林村，是他躲避凄风苦雨的港
湾。他1957年回乡后，儒林村的父
老乡亲不仅没有嫌弃他，还热情地接
纳他、帮助他、保护他。绍棠说，他
如同“一个颠沛流离多年的游子，终
于投到了慈母的怀里”。乡亲们给予
绍棠的温暖，很快融化了他心中厚厚
的坚冰，鼓起了他生活的勇气。在儒
林村的寒舍里，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
言诗：
狂飙从天落，三十归故园；
迈步从头越，桃源学耕田。
曙色牵牛去，夕烟荷锄归，
蓬荜陋室窄，柴灶自为炊。
深更一灯火，午夜人不眠；
学而时习之，孜孜不知倦。
席卧难入梦，皎月窗外明；
浮想联翩起，枕畔风雷声。
在故乡20多年的坎坷岁月里，他

始终没有沉沦，通过精心构思，完成了
《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
撰写。他对乡亲和乡土的感念之情与
日俱增，并把这种挚爱如滚滚的运河
水倾泻于笔端。
他曾动情地说：“我要以我的全部

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
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
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
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
的最大心愿。”

1995年底，报社调我到《新闻
与写作》杂志编辑部工作，担任执
行主编。为办好刊物偶尔打扰刘
绍棠，他总是大嗓门儿在电话里回
一声“你来吧”，并曾抱病约我长
谈，给了我很多关注和支持。他的
大作《中国人点头才算数》刚发出
不久，我去北京和平门他的寓所探
望。不想，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
见面畅谈。这次拜访前，一位编辑
朋友来电话约我写篇刘绍棠的稿
子，并询问：“最近听说刘绍棠出任
北京足协副主席啦，怎么回事儿？”
这消息着实让人吃惊，那几年

一直需坐在轮椅上才能“行走”的
大作家刘绍棠，怎么会与总跟“奔
跑”联系在一起的足球结下缘分
呢？我往刘绍棠家拨电话，单刀直
入：“听说你要当足协副主席？”“我
已经当了，不是要当，哈哈⋯⋯”快
人快语的刘绍棠朗声笑起来，约我
第二天去他家细聊。
熟识绍棠的人都知道，几年

前，由于他没有节制地拼命写作，
积劳成疾，糖尿病和冠心病并发，
导致偏瘫，整个左半身失灵，用他
自己的话说是失去了“半壁江
山”。“大难不死”后，医生严格控
制他的作息时间，他只有唯命是
从。我来到他居住的文联宿舍楼

“红帽子寓所”时，见到门上他亲
笔书写的“告示牌”——

敬启
政府已向本室主人颁发残疾

人证，受到《残疾人权益保障法》
保护。本室主人年届六旬，受到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
老弱病残 四类俱全
伏枥卧槽 非比当年
整理文集 刻不容缓
下午会客 四时过半
谈话时间 尽量缩短

本室主人叩
看看手表，刚好四时过半，我

便叩响了房门。曾彩美大姐笑着将
我迎进去。宽敞的客厅里，最醒目
的便是一块金光闪烁的铜匾，上书
“人民作家，光耀乡土”八个大字。
这是他的家乡——当时的通县人
民政府在刘绍棠文库揭幕仪式上
授予他的。拥有一大堆获奖证书的
刘绍棠，把家乡父老送他的这块铜
匾，看得比什么都荣耀。
走进绍棠的书房，我一眼看见

书柜上方，端放着一个黑白相间的
足球，上面签着北京国安足球队一
员员虎将的名字。玻璃镜框里，是
一张时任主教练金志扬与刘绍棠
的彩色合影。看来，他这个轮椅上
的足协副主席还真的进入角色了。
“你也是足球迷吧？”我问。
“我算不上球迷。”
“你年轻时爱踢足球？”
“特臭。”
我们不禁哈哈大笑。原来，对

国内外各种信息兼收并蓄的刘绍
棠，频频被足球队员的拼搏精神
所打动。他觉得，文化人也很需要
这种拼搏精神，文体不该分家；另
外，运动员也应该不断提高文化
素质，体力、知识应该结合起来。
新一届北京市足协成立时，绍棠
作为连续三届北京市人大常委，
也愿意为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尽
一份心。在朋友们的促成下，刘绍
棠坐着轮椅“出征”，受到热烈欢
迎，经过选举当选为北京市足协
副主席。那天，大家兴高采烈，绍
棠也仿佛年轻了20岁。那天归来，
刘绍棠累得够呛，夫人曾彩美赶
快照顾他服药、休息，绍棠却连
呼：“痛快！痛快！”
刘绍棠的真正身份还是作家，

他谈到当时正在抓紧整理的《刘绍
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书
系》，谈到他刚刚出版的杂文集《红
帽子随笔》，还特别谈到了几年来
呕心沥血，终于创作完成的长篇小
说《村妇》。这部展现北运河20世
纪变迁的历史画卷，融入了刘绍棠
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和对父老乡亲
们全部的挚爱：“我顶着高粱花儿
走向文坛，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
我的一个最美的梦，终于要圆了。”
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

我听他“大侃”的，几乎全部是作
品里的动人故事。时而他眼里充
盈着泪花，时而我不禁为书中的
人物命运扼腕叹息，不知不觉中，
夜幕已拢上窗来⋯⋯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古老的通州大运
河以美丽而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
人眼前，刘绍棠学长生前说过的
那句“如果我的名字与大运河相
连，也就不虚此生了”，此时更时
常回响在深念他的人们耳旁。
大运河不会忘记他，大运河

畔儒林村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
他。他曾用40多年的创作抱住这
块沃土不放，年仅61岁的璀璨人
生，全部融入了大运河日夜不息
的涛声。
通州区在建设打造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同时，十分重视挖掘大
运河文化源头，即通州北运河的
丰厚的人文底蕴。作为当年唯一
在场的媒体人，我越发觉得有义
务、有责任把20年前刘绍棠骨灰
安放的情景再现给今天的建设者
们和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深切怀念
他的人们。
那是 1998 年 4月 12 日，刘

绍棠的骨灰悄然安葬在他的故
乡——京郊通州区北运河畔。

安葬地选在紧临大运河端头
的一处土坡上。这里，远可望见作
家生身之地儒林村的袅袅炊烟，
近能听到大运河流淌不息的水
声。当时的通县人民政府于1992
年为他设立刘绍棠文库，没有来
得及留下任何遗言的刘绍棠长眠
于此，当是魂归故里了。
当日中午12时 45分，几辆

小车驶近。身着黑色服装的曾彩
美走下车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
官方色彩的仪式，甚至没有告知
与刘绍棠交往甚深的众多朋友。
然而，依然有不少人早已等候，为
他送行。
曾彩美缓步登上北运河畔的

土坡，这里依稀可见河东岸的农
舍。脚下这熟悉的土地，她曾随丈
夫无数次走过，绍棠瘫痪后，她还
用轮椅推着他来探望大运河和

乡亲。
这一天，刘绍棠终于留下来，

从此不再远行。
黄土坡上，亲属们已挖好了

一个一米见方、约两米深的坑
穴。刘绍棠的三弟刘绍振等人跳
下坑，他们先把一个用水泥筑成
的石匣正面朝东南放好，然后准
备把黄绸覆盖着的骨灰盒放进
去。这时，曾彩美已泪流满面，她
把绍棠的骨灰盒紧紧地抱在胸
前，哽咽得难以成言。绍棠的儿
媳玲玲拿出了随葬物品：三本新
出版的还散发着油墨气息的《刘
绍棠文集》，父亲生前喜爱的两瓶
茅台酒、一枝粗杆蘸水钢笔和几
个备用的笔尖。小女儿刘松苎悲
痛欲绝地呼唤着：“爸呀⋯⋯”下
午1时30分，水泥匣盖封死了，
刘绍棠的长子刘松萝按照家乡的

“老礼儿”，第一个捧起泥土撒下
去⋯⋯刘绍棠的骨灰盒，被亲友
们一捧捧和着泪水的泥土覆
盖了。
安葬刘绍棠骨灰的地点不是

公墓区，不能立碑，曾彩美率儿孙
们种下了一棵常青的松树。人们
纷纷把带来的鲜花一束束、一瓣瓣
地撒在安葬着作家的土地上⋯⋯
一位用600多万字作品来浇

筑书中乡土的作家走了，一个如
此热爱生活，热爱故土，热爱文
学、足球和“侃大山”的人走了。没
有墓碑，没有铭文，然而，他魂归
故里，得以安息，他应该是幸
福的。
近几年，我曾去故地寻访，已

不得见墓地。后来得知，因工程建
设需用地，刘绍棠学长的墓已迁
往运河大堤路西侧约一公里处。
没有关系，安眠在这里，大运河的
汩汩流淌，尤其是那动人的桨声，
他是一定可以听到的。
绍棠，大运河永远流淌着你

的名字！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和刘绍棠见面时，常听他讲起
京东大运河，讲起他的故乡通县
（今通州）儒林村。他对那片土地赤
子般的热爱，他要终生回报父老乡
亲的拳拳之心，深深感染着我。我
曾惊讶他笔下运河两岸的田园，怎
么那么迷人？我曾感叹他文字里传
出的运河桨声，是何等的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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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是刘绍棠的生命。我听他“大侃”的，几乎全部是作

品里的动人故事。时而他眼里充盈着泪花，时而我不禁为书中的

人物命运扼腕叹息，不知不觉中，夜幕已拢上窗来⋯⋯

二

大运河不会忘记他，大运河畔儒林村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
他。他曾用40多年的创作抱住这块沃土不放，年仅61岁的璀璨
人生，全部融入了大运河日夜不息的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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